
“爵士由地至上”第三个故事在位于洪水桥的“流动架生房”上演，在旧单车零件之间，四名乐手尽情表演。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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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一天，萧伟中一如既往在工作室附近的餐厅吃饭。他是一位音乐家、大提琴手，而源兴隆面家是

一家老字号面家催生的四场爵士现场，落闸之后，音乐家们唱唱反调

四家不同的香港本地小店成为爵士音乐连结社区的空间，那些不该抹杀的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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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74年的老字号。身为附近街坊的萧伟中原本很少帮衬，直到有一次带来港演出的日本乐手在这里想

吃个快饭，他惊觉这家店近年来好吃了许多，后来这里成为他的饭堂。一来二去，与面家老板苏汕都混

熟。

香港百业萧条，音乐行业没有演出机会，萧伟中很久没有表演。苏汕都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萧伟中

灵机一动，能否在源兴隆现场演奏爵士乐，同时做网上直播？苏汕都欣然同意了。

此后多次，魔法在这里发生。店铺场地都小，容纳不了食客和现场观众，只能做直播，演出的日子苏汕都

无偿把场地借给音乐家，通常需要暂停营业半天到一天。拉下铁闸，移开台凳，架起摄像机，餐厅变成了

Livehouse，乐器横亘于餐桌之间，墙上的菜单反弹音符。一次次地，萧伟中邀请了不同的音乐家朋友来

到餐厅演出，这些活动，他们和餐厅都基本没有收入。

日前，随着活动反响渐增，萧伟中申请到政府资助，并邀请到另外三家本地社区的商铺借出场地合作，推

出由四个夜晚组成的一系列演出。这一系列活动有了正式的名字，叫“爵士由地至上”。

“爵士由地至上”监制萧伟中在现场身兼拍摄及大提琴演奏。摄：林振东/端传媒

四个关于“旧”的故事



四个关于“旧”的故事 


“我计划书中提到的一点，就是想串联一些本地作曲家和本地有特色的地方，将两者融合。”萧伟中说，他

也想展示香港本地一些给社区带来价值的地方，再结合音乐，看看大家的融合会衍生什么。

“爵士由地至上”总共四集，每集由一个本地作曲家主导创作和演出，搭配一个本地商铺场地。萧伟中表

示，他希望观众不仅看见场地本身，也能感知场地背后承载的事业与故事。在每次直播期间，演出会穿插

自制相关店铺的资料，附近街坊的采访，同时邀请店铺老板们一起讨论自己的理念。除了这些融合之外，

他表示也希望由每一集的主导音乐家放手创作，呈现出音乐去讲述这个场地的故事。 

第一集的音乐由编曲家、监制雷柏熹主理，在上环的蛇羹老字号“蛇王林”演出。“蛇王的故事，是关于一个

很夕阳的工业。”萧伟中说，“大家觉得『食蛇』是很旧的，年轻一辈很少人吃 。蛇王也觉得没人接手，工

业一直在往下走，他自己也在看它什么时候死去。”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求得老板同意，参与这次计划。

第二个故事，萧伟中形容为一个幸运的故事。糖水铺公利真料竹蔗水第二代的年轻人，承接了爸爸的事

业，同时注入了新的想法，推出了蔗汁啤酒等青年新品。萧伟中表示，爵士与公利的跨界合作很快就谈了

下来，音乐家张贝芝感同身受，为这个地方写了一首歌曲，当中讲述了关于父亲建立的事业如何传承下来

的故事。

流动架生房是元朗一个回收旧单车与其他旧物、再将之重新设计制作的设计工房。在刚刚过去的五月，爵

士吉他手、制作人关家杰带领一班乐手在这里讲述第三个故事。“第三集讲述的故事是，有没有方法令旧物

重生？”萧伟中说，这一集中间穿插了最多的影片，试图把焦点放在旧物上，除了店铺内部，也把镜头转向

哈尔移动城堡一样的“垃圾山”。

在那里编排的音乐也尝试与店铺本身结合。在萧伟中看来，流动架生房的昌哥拾捡旧物，重新组装，这种

创作本身有很多即兴成分。“音乐也有很多即兴成分。有时候你捡回来的东西会带着你走，就像音乐一样，

就算你练熟了一份乐谱，但有时有另一种情绪出来 就会被它带走了；”他说，“而生活上，很多时候我们也

常用一种即兴的态度。”



“流动架生房”的昌哥一直观看着节目的直播。摄：林振东/端传媒

关家杰为流动架生房准备了一首关于“寻常事物”（common things）的歌，讲述对寻常事物的感恩：“流

动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有特别、很贵的装饰，反而是所有东西都很普通，这些寻常事物加在一起，你反

而觉得有感觉。”

在旧单车零件之间，四名乐手尽情表演，高处的旧物甚至经不住叮叮当当的共振，随音乐从柜上落下。在

特别的场地演出，关家杰找到一些预期之外的感受：“因为是即兴的，我听到我的歌在那以天不一样了。”

“这也是爵士好玩的地方。”他说。爵士是即兴的，就像流动架生房的旧物改造一样。 


一些观众回馈也让关家杰感到惊喜。“有观众说我们玩的音乐和那个地方很合拍，希望在那个地方继续有类

似的东西发生，我也觉得很开心。这令那个地方多了一个可能性。”

空间狭窄，旧物下坠，冷气坏掉，都无损关家杰在那里玩音乐的快乐。 


“在大会堂的演出感觉一般般，不是『串嘴』啊”他笑说，“没那么有感觉。有感觉一定是小演出……在爵士

中，我更倾向玩小场子。”

“本身这种音乐就应该是这样。”关家杰说。 


关于爵士乐，自由与商业，草根与殿堂 


“爵士不仅不是高高在上的，最初甚至是属于奴隶的音乐，本来就是很『折堕』地去玩才形成的。”关家杰



说。“之后因为大家的努力，登上大雅之堂，这是很好的发展，但走向那个方向之后，大家以为这就是爵

士。但其实大家没看到它早期，人们付出的那部分。”

萧伟中最初决定将爵士乐带入本地社区，也出于类似的理念。“爵士乐的本质是源于草根阶层的，但在香

港，基本抹杀了这件事，爵士基本不会在这些地方出现。那些音乐的精神变相没有了，本质已经移位 ，演

奏出来也没那种神髓。”

只有当爵士乐在香港的大众印象中成为一种高端文化之后，它在草根社群的出现才会显得那么有冲突感。

“我相信在纽约也有一些在小地方玩爵士乐的活动，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外国，就算爵士乐去到『地

面』，（国外听众）也不会惊叹爵士乐现在落到社区了。对他们来说，在我们的地方，玩我们的音乐，没

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关家杰曾在纽约、德州居住，在纽约曾有不少与这一项目类似的演出经验。他曾在一个艺术家家中演出，

其家中藏品之多如同博物馆，他便在作品中间演奏，也曾试过在花店玩音乐。“看到一些地方，我常有这个

幻想：如果这个地方可以玩音乐就好了。我有这个想法，纯粹是觉得那个地方好美、好型，如果能在我喜

欢的地方玩音乐，你说多爽、多有感觉！这是很单纯的想法。”能在流动架生房那么小的地方玩音乐，他觉

得很有趣，而萧伟中促使这件事发生，使他感到难得。



爵士吉他手关家杰。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流动架生房的演出，他感觉与自己那些国外经验有类似之处：那些和爵士乐跨界合作的单位，尽管并不

与音乐直接相关，但寻求的理念类似。“比如不是很追求商业化，做的东西比较小众，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这点（本地商铺）和外国类似。做这类活动的店铺，首先大原则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会找回

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做。”他说。

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他觉得在别的地方，无论是在美国、日本、台湾，要完成一次这样的跨界都容

易很多。“容易的意思是，场地可以负担得起在市区做这件事。地方限制很大，之前做这种特别的演出，我

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也可以，但香港不是说不可能，就挺难。”

萧伟中认为，这其中的另一个冲击之处，也是在本地东方文化的场合中表演本源源自西方的音乐。他解

释，与国际商铺不同，本身香港的店铺，就算老板播放歌曲，也不会选择爵士乐。“公利平时也没有播爵士

乐，可能会播流行曲，吃蛇的地方更不会播音乐。”

而音乐家们认为，这种爵士乐在国外与香港定位的不同，本身源自于高端和草根的错位，不但使得爵士乐



在香港难以落入社区，更改变了香港大众对爵士乐模样的想像。

“大家通常说的爵士乐，不是我们喜欢玩的那种，也不是真正的爵士乐。”萧伟中很直接地说。 


他解释：“那是从殖民地文化开始的一种心态，当时觉得西方的东西比较高端，他们的音乐也变成高端的东

西；而当音乐变成商品之后，爵士也在外国成功打入某个商品层面，但在那个层面变得通俗了些，再来到

香港之后，对这种文化的欣赏就更通俗了。”

如今被标榜为爵士乐的东西，他认为，简单来说就是艺术性低了，商业性高了。而正在准备第四场演出的

作曲家、吉他手崔展鸿，则形容如今香港高端殿堂中的所谓爵士乐是“陈腔滥调了”：“局限得很厉害。”他

解释，你用最快速度了解、消化一些东西，就很容易变得只取到非常通俗，流行中最流行的部分。

“曲目上就局限在大家认识的几首——那几首歌没问题，但因为大家对它们很了解，所以表演不了其他歌。

曲目定型之余，演绎上也要大家认出那种形状。”崔展鸿说，“爵士的一个关键，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说

法，可是在这个地方，那种被流行化的说法就是爵士必须是某种形状，如果一直这样就好了，就是我们认

识的东西。这和我们理解的爵士乐，有是很大的不同。”

萧伟中在这个项目中尝试打破这一藩篱。除了选择社区商铺演出，他也在荧幕上放出歌曲相关的数据图、

乐谱甚至手稿。他也清楚，这对于普通观众未必增进了很多乐理知识，但至少视觉上更丰富，不止是用耳

朵感受。

但他也并不期望改变大众的欣赏习惯。“这始终是小众音乐。就算在美国，很可惜，也有种种原因……一来

音乐商业化，全球化的力量太大，商业价值高的音乐抹杀了一些没有商业价值的音乐；二来爵士乐在一些

地方变得太学术性，就会排挤了没那么学术性的听众。美国做过统计，只有2%的人口听爵士乐，所以在香

港不足2%也正常。”萧伟中说，“我们也不强求它变成大众化的音乐，但尽我绵力，让我觉得有价值的音乐

在我觉得有价值的文化和地方出现，这是我的小小宗旨。”

崔展鸿补充道，无论这个计划，或者是他们想做的类似计划，都不是一些为求逆转大局的动作，“但既然我

们对这件事那么喜爱，就会希望它拥有存在空间，而这个空间尽量不是一些『拉牛上树』的空间，比如我

们既然在这里吃饭，就和这里的人交流。”

他希望听歌这件事可以回归纯粹，其实不是那么遥远的东西。“无论是玩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他们的连结

可以近很多，不用把事情想像得那么有距离。”



“爵士由地至上”演出完毕，制作及演出团队合照。摄：林振东/端传媒

“要求”与“执着” 


由崔展鸿主理的第四场爵士乐直播，即将在源兴隆面家出演。这个项目的最后，音乐家们选择回到一切的

原点。

最后一个故事，萧伟中想讲一讲这里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态度。萧伟中最喜欢吃这里的三种招牌肉丸：猪

肚丸、贡丸和牛筋丸，在头几次演出时，甚至为此写了一首歌，《まる，まる，まる》（丸，丸，丸）。

他说见过老板制作面汤，是凌晨拿着大地鱼在炭炉上烤，这样出来的汤才有大地鱼的香味。

“很多小店都有自己的小智慧，我们不应该抹杀这些小智慧。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追求自我，但我觉得这些小

智慧更有价值。算是和这个年代追随的东西唱反调吧。”萧伟中说。

他进一步解释：“时下很多人说，要给年轻人机会去追寻梦想；但那其实很多人在这里，本身花那么多时间

在工作上，他们的梦想在哪呢？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去追求，还是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了同

一件事上，让它变得有意义呢？大家可能放弃了自己一些东西，选择合力去做一件事，意义可能大过自己

只去追随自己想要的梦想。这是我自己最后想从镜头和音乐的角度讲述的故事。”

时不时的爵士演出 给这家门面传统的店铺带来更多面向 苏汕都说 这里地方小 演奏音乐效果很好



时不时的爵士演出，给这家门面传统的店铺带来更多面向。苏汕都说，这里地方小，演奏音乐效果很好，

有时候落了闸演出，还有人站在外面听。渐渐地，也有熟客在店里讨论上次的演出，还有因为看了演出而

来吃面的新客人，他觉得多了与顾客聊天的话题。他自己也感受到变化：《まる，まる，まる》后来几乎

成了演出的主题曲，他听到每一次变化，感觉越来越好，效果越来越不同。

“音乐不止给我这个面铺（带来不同），对社区也是。”苏汕都说。 


“就算下午准备设备时，街坊也觉得很出奇。曾有一个客人对我说，他虽然有听音乐，但从未接触过什么是

爵士，可听了几次之后，他喜欢上了爵士。我也在萧伟中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告诉我，爵士说从布鲁

斯演变而成的。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苏汕都在采访中，数次贬称自己为“音乐白痴”。 


但他很喜欢音乐。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旅行，就会去当地的唱片店，问当地最流行的音乐是什

么，将它买下来带回家。他觉得各种类型的音乐都很有特色，就算有不同语言，但音乐是会带给人热情的

东西。

制作团队成员在“流动架生房”进行音乐直播。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也听得出些音乐创作中的语言。采访的间隙，崔展鸿在一旁拨弄吉他，不知不觉就弹奏了起来，音乐在

店铺中回响。苏汕都点评道，他明白崔展鸿的感觉，就是身在这里，脑内有旋律，自发生出，停不下来。

那么多爵士音乐家受萧伟中邀请来过源兴隆面店演出，而崔展鸿是当中的遗珠，采访时是他第一次来到这

里。就第四集的演出内容，崔展鸿当时还在创作阶段，置身此地，他也感受到那种音乐和本地社区跨界的

冲击。“这些地方是日常不会想到要在这里演出的，甚至想从音乐上建立关系的话，我未必能直接建立。”

但这个机会令他思路拓展。平时听萧伟中聊这个地方聊多了，有一个大概印象，而自己坐在这里聊天，又

有不同感受。

思考之后，崔展鸿说，他认为音乐与这里给他的联系，依然是对旧物的处理。“香港的有趣之处是，认为东

西旧了就不好，就要新的。但对我来说，音乐的发展绝对不是丢弃旧东西，而是（承接旧东西的）一种演

变，这是我认为的音乐与社区的关联。”崔展鸿说，对于这个地方的人和社群来说，这个面家应该也不是旧

了就要扔掉、换掉的东西。

“通常香港人——可能是我吧，我也很『老冯』——有些东西没有了才觉得可惜。比如麦精味停产——”崔

展鸿指着墙上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某传统饮料的一种味道停产了了，“我很少喝，但小时候也喝过，看到这

样写，有种失落。每次都这样才后知后觉，就有点太慢了。其实我也珍惜，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珍

惜）。”

他想，在此次合作中，这是他最想要细致表达的一种观点。 


最后一次演出中，会有使用二胡的表演者加入，萧伟中认为，这将更突出中西文化的交错，音质上比较新

鲜。

“用不那么西方的乐器，在一种西方音乐文化中表达，我们对选用这种民族乐器如何理解？”崔展鸿说，“我

没有试过二胡，曾用过唢呐，但我会期望可以做到让距离不用拉得（中西）那么远。无论用东方还是西方

乐器，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的目标，是音乐上不会有什么痕迹。如果有任何带出痕迹，我已经很快想处理

它。”

“这次合作一定会有一种（东方）音乐的质感在，但我很不希望是一种大家想像中『中西合璧』的形状。”

他补充。

而在苏汕都看来，食物和音乐都有他们互相连结的点，这让他完全能理解萧伟中和其他音乐家的专注。他

说，当中的连结是“要求”与“执着”。“我看他（萧伟中）做音乐，就知道他要求很高，”苏汕都说。“我想他

也知道，我对食物也有要求，讲得嚣张一些，食物不是那么容易进入我的铺头，我要求很高的。”



他笑着回忆，有销售推销某品牌的鱼蛋，他问对方，你用的什么鱼？对方答不出，苏汕都说，我试都不会

试的。

就是在这样看似南辕北辙的地方，让苏汕都和萧伟中所专注的世界打通了。 


“只要你拿着一个宗旨做事，做什么行业也一样。”苏汕都说。


